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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罗卓瑶 《花果飘零》 《时代革命》 社会创伤 反修例 社会运动
香港电影 身份认同 金马奖

注：本人涉及部分电影情节透露。 


我城的鬼魂：论《花果飘零》与本届金马奖的香港电影

当今香港的电影，正在戏院中不断流动与拼凑，成为浓厚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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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

实在很惭愧。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们懒惰，除

了抱歉，没有办法。我们很惭愧，但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

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

界。』”——西西《我城》

罗卓瑶的《花果飘零》（2021）于本届金马影展进行国际首映，影展也同时挑选导演于1996年出品的

《浮生》重映，这两部电影，是最让人惊喜的回声组合。《浮生》曾获第3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花果飘

零》在今年则“只入围”最佳导演一个项目。实际上，《花果飘零》的粗放创意、题材跨度及形式内容交织

的勇气，也该入围今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尤以其在政治题材上的风险（甚至恐怕是不讨喜），制作上

的坦白赤裸，其关怀却相当真挚地传递出来，更值得受艺术奖项的肯定。

本届金马奖论及香港抗争的剧情片有《少年》，纪录长片《时代革命》、《日常》及短片《良夜不能

留》，皆提醒着我们此刻中共暴政下受苦折磨的人们，以及已然摧残受损的我城。此时，罗卓瑶依然选择

给予早期怀有中国民主梦想的人高度同情凝望。坦白说，即使作为台湾观众，在香港街景听见字正腔圆“国

语”的歌颂，也难免捏把冷汗，不知香港的年轻人能否接受这样的视角？但《花果飘零》是如此不掩藏其关

怀，粗糙而率性的镜头表现，更显出创作初衷。金马奖不正是最适合安放此种题材之处吗？或许只有华人

观众，听懂那口音差异、理解世代的飘零，能明白个中滋味。

今年最佳剧情片的入围名单中，姑且不论台湾电影，同以 Drifting 为名的另外一部香港电影，也是总入围

项目最多的热门之作《浊水漂流》则是企图写实的无家者议题电影，拍摄制作细腻，不乏有生动且深刻的

细节，但过于急切填充剧情片各项议题元素的语气，在创作形式上就较无惊喜之处。我认为以剧情片而

言，《花果飘零》或许更高一层。不过总的来说，香港电影在本次金马影展中共同拼凑出来的意象，仍是

一个丰富、精彩且完整的集体样貌。



《浊水漂流》剧照。 网上图片

我们不时会在电影中“投射”许多现实。《浊水漂流》主角以“政府做错事就该道歉”的大快人心发言，是众

人对当今香港的一则情绪出口，漂流意象亦使观众得以投射从古至今都不愿意认错的政权，这是一种是平

行于不同社会议题向度的投射。《浮生》则是另一种垂直于时空向度的投射：移民至澳洲的老父亲受尽战

争苦难，漫不经心碎念出“不像移民，像流亡。”以及老母亲焚香祭祖说出的一段话：“几十年来，无家无

国，都习惯了。现在终于上到岸，来到澳洲，人间天堂，全家团聚，可以落地生根。为什么，为什么还不

能松一口气呢？”预言般地投射了二十几年后的现在。

因此，《浮生》的并列，对于新作《花果飘零》的意义也很重大：前者是上映于九七回归前移民议题的电

影，以相对精致的场景、鲜明表演及俐落调度制作而成；后者则放下许多创作上多余的执着，以简单的比

喻和剧情转折，表现出集体变迁的无常，个体成长的困惑，生死无常的虚空。

某种程度上，《花果飘零》或许是本届金马影展最有“勇气”的作品。除了历史事件及人物自带政治敏感度

的并列处理，是一种议题上的勇气；电影创作上，也以一种粗放的气势来展现其执着之情。晃动失焦的摄

影镜头、率性剪接、豪放音效，还有略显愚拙地将人名、照片、歌曲名称，如纪录片补拍一般刻意塑造场

景，连文字描述都直接放出来。与《浮生》相比，知道这是制作上的刻意，固然在意识形态与关怀上有着

年轻人难以共感的世代落差，却也因此有几分敬佩。

简单说明《花果飘零》的主题：它放了香港伞运的现场影片、拍摄年轻角色参与抗争、拍六七暴动的澳

门、拍烛火隐喻的六四、拍投身于中国民主化的斗士（还深怕年轻人不懂历史般地附上古照片与年代），

也拍长城的古地质痕迹，甚至还以古典乐带出遥远异地的俄国革命。单看上述，若被冠上“华人民主”或“革

命斗士的幽魂”框架，该是多么填充且无趣？

但在故事里，透过镜头后面的“我”（导演之声）与镜头前的少年钢琴家，举重若轻地发声、似远又近地移

动，鬼魂及街景“再组织”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故事，表达出“我”的焦虑、却步与困窘。镜头晃荡，意象却无

比明确且对应：跨时空的少年，都想依他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新世界，却受政权的欺凌，失去性命。这些

少年的鬼魂，就漂流在我城街道的四处各方，仿佛眨眼间就会遇到彼此。



《浮生》剧照。网上图片

贯穿剧情的少年钢琴家，倒映出人与鬼的一体两面，这个“人／鬼”之间游移的生命体，作为整部电影的视

觉媒介，把“我”带到城里，带到街上。“我”见到了好似记忆里的“哥哥”，港澳抗争史上最激烈流血的六七

暴动参与者；但记忆与视觉又是纠缠不清的，只能不断追寻，落空。认错了“哥哥”，但其实世世代代走上

街头的“巴打丝打”皆是手足，在街头上若是戴上了头盔眼罩，看起来都面熟。

接着，钢琴家遇见了好似是鬼魂、似是“精神病”、似是“正常人”又似仅仅是个平凡港人，瞧见了似是六四

的烛火。其实谁是人、谁是鬼、谁是精神病、谁是正常且平凡的人呢？因为这样的交错，其实香港人、澳

门人、台湾人、中国人这样的分类在这个作品里也就完全不重要了。

回到1996年《浮生》底下的人物，从香港到澳洲、德国等世界各地，仍不时重视着亚洲、华人、热带地区

的文化习惯，搭配中式乐器的音效点缀。《花果飘零》则将俄国、欧洲等各类最有名气的钢琴乐，以粗暴

喧哗的方式弹奏出来，几乎压过场景里的人物与对白，戏院中听着，甚至轰鸣到略感不适，好似是一种对

古典美学的挑衅和嘲讽；片中亦有角色有着崇尚古典乐的老派路线，笑他人所不知，狼狈中有所坚持。这

种既直接又有巧思的设计，是纵使整部片相对凌乱、拖泥带水且“不美”——好像要写实不写实、要魔幻不

魔幻，在人鬼切换与时代飘移时很容易让观者“水土不服”——却相当珍贵地示范了在当代描绘香港的另类

典范。

以本次金马影展的港片而言（虽然我没有看完真正意义上的全部港片），如果我在《浊水漂流》里以刻意

精细的底层描绘与城市图像，来理解香港社会的无力与复杂；并在《时代革命》中以反送中运动的时序章

节，用大银幕来回顾前线手足（包括纪录者）的影像；短暂于《良夜不能留》凝视当年11月抗争转捩点下



的“不正常”的香港；接着在《日常》中从小景框到大银幕看到人们在其后的颠簸、展演，来指涉着土地与

人文的纵深——那么，最后，我将用《少年》这部竭力捕捉抗争情感、现实与虚构混合的剧情片，来为

《花果飘零》写下一则殊途同归的注解。

《少年》剧照。图：预告片截图

《少年》是诉说着一群无论是和理非、勇武、哨兵、车手、社工等等香港人，在街头游击战中各司其职之

外，还要在有限的线索中，去营救有自杀念头的手足。片中企图自杀的少女“YY”从警署放出来时，听见路

边的女孩哭喊着“他们（应指港警）搞我。你们在哪里？”，“YY”特别走近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孩身边，说了

句“做鬼也不要放过他们”。此话一出，原本溃堤崩溃的女孩，顿然冷静。

鬼魂先在这里，然后到了那里。做鬼也不放过，做鬼也仍等待着光复，此时的意志，已经穿透了不同部电

影：《花果飘零》里的抗争少女，拿着手机照片向钢琴家示意，说要找寻他已死的男友。她说即使是鬼也

要找到他。接下来，少女冲向港铁的轨道、冲向天桥的边缘。这样反覆自毁的戏码，好像在当今已经成为

一种“不必解释”的自杀意念之必然。

所以，素昧平生的少年钢琴家遇见她时，也只是不由分说地直接拉住她、把她从边缘抓起来。后来即使少

女的父亲出现身威胁，钢琴家也只是同样拿着手机照片，示意要寻找这名女儿。他急躁着拼凑资讯，过程

固然相当困苦，却义无反顾，想要串接彼此。而这，不就是我们在《少年》里看见的那班营救手足的人

们？拿着手机画面在找人、救人，即使未曾谋面也要竭力奉献，这不就是抗争里受到感召的所有人们？

《花果飘零》里义无反顾的“撑”，承担风险，无奈聆听，以及琴键的宣泄，对荧幕前的我们观众而言，也

早已成为一种“不必解释”的义务 因为 这便是今日香港



早已成为 种 不必解释 的义务。因为，这便是今日香港。

当今香港的电影，正在戏院中不断流动与拼凑，成为浓厚的集体记忆。《花果飘零》里有着生于极权与压

迫底下、各种时代里的“少年”前仆后继，将生死挂在嘴边，在前线蒙受着不安、创伤与绝望之情，最后成

为鬼魂。如《时代革命》的访问里，有一组在理大围城事件中协助学生从下水道逃出的人，他们说“最痛心

的是，我们不知道报了这个路线之后，是否真的能保证他能平安脱出。有手足失去通讯，但GPS定位仍在

水道中。如果这个人被水道冲走了，谁也不记得他，以及他经历过的事......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要受这种

苦？”这样的控诉，贯穿在所有电影当中。换了一场事件、一首歌谣、一座城市，困苦与离散之命运仍相

同。正是在所有作品的相互呼应、补充和排列组合当中，观众渐渐能拼凑出这个共同体的样貌。

《时代革命》剧照。图：预告片截图

或许，这样的命运也不仅是香港，而是一种跨越国界且在历史上不断循环的状态，但创作者们仅能从自身

的脚下与认同出发，进行记录，保存情感。正如《日常》在纪录片中当中选用了许多展演工作者及其展演

现场的画面，并虚构了抗争者与陈同佳对话的剧情。其实，现实与表演，剧情片与纪录片，抗争捕捉出来

的画面，或是剧组制作出来的画面，其界限在未来观众的眼里，也只会越来越次要。重要的是现下的情

感，银幕里活人与鬼魂的差别也不大了，皆是演员，各种分类方法，皆不再那么重要。

《花果飘零》对我来说，是一个在集体记忆层面有点疏离的作品，这样的距离，也确实在镜头运作下的“人

／鬼”倒映中表现出来，它丝毫不掩藏它与年轻人、本土认同者、年轻观众的疏离。

电影后半 有 场戏 不合时宜的中国鬼魂现身于我城 他与香港抗争少女说 长长的 段话 诉说革命



电影后半，有一场戏，不合时宜的中国鬼魂现身于我城，他与香港抗争少女说了长长的一段话，诉说革命

的意志。照理来说，我应该会为此感到不快，好似长辈（虽然是鬼魂）的说教。然而，因为那时他只身穿

着古装、古皮包，没有轰动的乐声与回忆的场景，他和少女只是缓慢游走在城市里的现代高楼建筑、人造

水池，以及布满商业广告图文的公车站牌。站牌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象征，建筑与水池也只是如日常街景，

如纪录片似地“拍摄当下”，那种素朴的现身且尊重当下样貌的心意，使我感受到创作的诚实，观看时也更

加宽容。

因此，《花果飘零》的自我意识很清楚，即使片中穿插着如课本般交代列举着历史知识的环节，片尾也忍

不住像传统作文般写下结论与注解，我也不会指控其“教条”，更不会因为集体记忆差异而萌生出来的疏离

感，而扬弃这个作品。在看了本届金马影展的数部香港电影之后，我反而认为，这个让人有点“水土不服”

的电影，值得更多的肯定、关注与解读。

我想，无论是创作者、观众或任何抱有关怀之人，在这段日子里，或许感受到困苦、惭愧及挫败，却也亦

能更深刻地看懂、理解，进一步诠释，甚至更进一步去创作、制作出种种可能的载体，去丰富“Drifting”及

任何应运而生的符号意义。如抗争手足喊出的“Be Water”、“揽炒”和“光复时代”口号意义，也都是在街道

上的纷乱起落之中，才更趋完整，也才有了“Hongkongers”。我们不受到传统的认同划分而简单站队，也

不受长辈老人的举手指挥而盲从跟进，在艺术里，我们还有空间可以容纳彼此，直视彼此的伤痛。《花果

飘零》让我看见了这个认异与认同，还依稀听见了鬼魂般的回声：我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

我们年轻，我们可以依我们的理想，创造美丽的新世界。


